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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阅读

如果没有美感，文学翻译还能算文学么
今年是著名翻

译家傅雷诞辰 110
周年。人们在追忆、
重温傅雷经典译作
的同时却发现 ，几
十年过去， 我们很
少能找到堪比当年
的文学翻译作品 。
尽管新译本每年层
出不穷，生硬、难读
却 是 读 者 普 遍 的
“抱怨”。 甚至还有
人总结出经验 ：买
汉译的外国文学作
品， 越老的版本越
好。 我们今天的文
学翻译， 究竟出了
什么问题？

■丽水书城新书

大势将至，未来已来
王鹏著的《大势将至，未来已来》是一本讨论国内民众生

活品质与方向的成功励志类书籍，精选了「摩登中产」公众号
发表过的文章。 该公众号文章质量较优，粉丝数量多。 其以独
特的视角，分析了目前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观察中等收入人
群的诞生与成长。书中收录的文章笔触细腻，解析了生活中的
困惑与烦恼，内容与普通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帮助读者
更深层次地认识这些问题，以期做出更好的应对和改变。

韭菜的自我修养
《韭菜的自我修养》是经管类畅销书作家李

笑来首次公开自己的投资原则，总结一位新入市
的投资人（俗称散户，戏称“韭菜”）可能会遇到的
困惑和困境， 结合自身在实战中吸取的经验教
训，给出最中肯的建议与建言，值得所有投资人
学习和借鉴。

趣解汉字
博大精深的汉字，横平竖直、中正平和。

横平像铁肩担道义、竖直犹如中国脊梁。 真
乃一横一天堂，一竖一世界，一撇一捺一乾
坤。

每个字在祖先的智慧里均有独特的内
涵和魅力 。 比如 “天 ”字 ，笔划简约 （“二 ”
“人”），意蕴却隽永、耐人寻味。 人，是“天地
之性最贵者也”，能与天地合德、男女两性相
依相恋，每人都是彼此的春天。 瞧，顶天立地
的“人”字多奇妙，一撇一捺（一阴一阳）相互
支撑依靠，和谐得令人怦然心动。 而慧识天
文地理、通天彻地的人，即为“夫”也！

再如 “藥”（药的繁体字），《说文解字》
曰：藥为治病草，从艸樂声。 樂（乐 yuè 的繁
体字）是音节的调和、五音的合和。 和谐悦耳
的音乐能荡涤灵魂，为药之上品。 而治病草
的配伍（藥的君臣佐使），也与音乐一样在于
调和。 可见，“藥” 字道出了治病与 “樂”
（yuè）、樂（lè）密切相关。 因而，音乐疗法、快
乐疗备受关注。

每个字都是有温度的生命体， 就像一支
点燃的香。 把香舞动时，不仅馨香远溢，小红
点魔性地变出千姿百态的图案。 同理，“舞动”
字典仓库里的字， 亦神通广大地千变万化出
词句或典籍。 寥寥数字能承载大千世界，深奥
哲理、万种风情尽含其中。 比如“为政以德，譬
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不要人夸好颜
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等等。

许多成语还与经典传承的中医理论相
映成趣，妙不可言。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天地
人合一，人体的十二条正经与一天的十二个
时辰相应，每个时辰一条经络“值班”。 二十
三点至凌晨一点（子鼠）胆经“当令”。 而老鼠
是十二生肖中最小的动物，胆囊是五脏六腑
中最小的器官， 小小美丽 “邂逅”，“胆小如
鼠”即呼之欲出。

再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的
《一剪梅》）。 咦，相思情从哪“上”心头？ 原来
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和六腑（胆小肠胃
大肠膀胱） 互为表里 （如同荣辱与共的夫
妻）。 “心与小肠相表里”，故情生小肠，跃然
上心头。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副热心肠”
均同理。

“人的肚子拥有智慧”。 许多学者把消化
系统誉为人的第二“大脑”（腹脑）。 代言词语
有:肠都悔青了、脑满肠肥等。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中，亦含有五行
元素。 抗洪救灾时用泥沙包筑堤坝，就是“土
克水”的一种诠释。 万物皆五行，木火土金水
相生相克，维护着世间的动态平衡。

丰富的词句解不完，当文字的指尖点击
绚烂的语言画面，横生的妙趣如大珠小珠落
入艺术之江河，激发人奇思妙想无限!

缙云 杨帆

日前，由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举办
的“新时代文学翻译的使命———文学翻
译名家高峰论坛”上，多位专家指出，
美感的缺失，是当下文学翻译存在的最
大症结之一。 在今天重提翻译之美，呼
唤“文学性”的复归，对于文学翻译来
说不仅是回归，也是迫切的使命。

呼唤文学翻译“美”的复归

不久前在英国受捧的《射雕英雄
传》英译本，在中国读者中引发了不小
的争议。 有人摘出许多字词的译法，认
为不忠实金庸原作。 但与之相对应的，
是英语读者一边倒的好评，“大师般的
叙事”“高品质的梦幻故事” 这样的评
价比比皆是，就连公认难译的武功，也
被评为“以十分优雅的方式展示出
来”。 译者郝玉青认为，译文的生动和
流畅感最为重要：“最糟糕的是你把每
个字都翻译准确了，但译作读起来却毫
无生趣， 这完全丧失了文学翻译的意
义。 ”

这个译本的好坏姑且不论，郝玉青
所说的那种译得毫无生趣、毫无美感的
情况，在当下国内的文学翻译中却并不
鲜见。 生硬、难读，在翻译小说的评论
区中，是常见的评价。 比如中文翻译的
爱丽丝·门罗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中，
有这样的表述：“我想，刚开始，那意味
着清醒地躺在那里直到午夜时分，并
奇怪自己为何如此清醒，在家里其他人
都陷入睡眠之时。 ”英文的句式一目了
然，几乎毫无转化，放在汉语语境中就
显得很别扭。《老人与海》《了不起的盖
茨比》等经典名著更是“重灾区”，新译
本层出不穷却又令人难以下咽。 网上
有人专门开列了名著清单， 向翻译界
喊话“求放过”。 甚至许多外国文学爱
好者都形成了一个隐秘的共识： 如果
要买中译本，越老的版本越好。 这对于
当下的文学翻译， 不可不谓是一种讽
刺。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许多翻译界
专家呼唤文学翻译“美”的复归。《挪威
的森林》的译者、翻译家林少华说：“如
果没有了美感，文学翻译还能算是‘文
学’么？ ”他认为，当下文学翻译的主要
问题，就是美感的缺失，“要让‘美’成
为文学翻译的压舱石。 ”

文学翻译的本质是艺术的再创造

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译作读来不
美、不畅，甚至生硬难嚼？

浙江大学教授、 翻译家许钧指出，
这自然与个人的文学表达能力有关，与
此同时，译者的审美能力也至关重要：
“语言的质感，文字的温度，行文的节
奏感，比喻的丰富性，以及文字背后的
想象空间等等，如果译者都不能了解、
不能识别的话， 那么这些特质在翻译
中也自然不能展现出来。 ” 再进一步
说，为什么当下许多译者欠缺流畅的文
学表达能力和对作品的审美鉴赏能力

呢？ 林少华指出，这两者虽然多少与天
分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有赖于文本
的大量阅读。 眼下由于图像媒体的影
响， 人们的文本阅读量处于下降趋势，
因而不少译者无论语言功力还是审美
悟性都不能到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翻译理论家
谢天振认为，现下许多年轻的译者缺少
像朱生豪、傅雷那样的老一辈翻译家对
艺术的执着追求。“很多人只是简单地
把‘忠实’作为文学翻译唯一的追求，却
忽略了艺术的再创造。”他说，文学翻译
不同于工具性翻译，其本质是艺术的再
创造。 单纯贴近原文，只能称得上是一
部合格的翻译作品，却不是优秀的文学
翻译作品。如何让译作成为留得下来的
艺术品，应当是每一个文学翻译者的追
求。他指出，从这个角度来说，出版方也
有责任。许多出版社过于迎合低俗的阅
读趣味，选择的作品本身就缺少深层次
的内涵。与此同时，为了收益最大化，为
了所谓的“市场时效”，一些出版社对译
者催得过紧，导致译者只能匆匆完成任
务。 他说，出版方将文学翻译图书当作
快消品来生产，而非作为艺术精品来打
造，无怪乎“不美”的翻译如此泛滥。

翻译之美在于对原著审美的忠实

今天， 我们重新呼唤文学翻译之
“美”，还需要明确一点———究竟何谓翻
译之美？ 是否仅仅指的是文采生动，词
藻华丽？ 如果原作本身不美，译作的美
化是否算是逾距？

在林少华看来，翻译之美即“文学
性”，主要表现在如何传达原作文体或
语言风格的主要特点， 比如翻译村上
春树的作品，就应该还原其简约、幽默
和节奏感。许钧也有相似的观点，他指
出了构成文学翻译美感的几个要素：

“要在词汇、句法、语义等各个层面，把
原文的节奏感、韵律、意境以及想象空
间全面地营造出来，再现文字的温度、
艺术的生命。 ”在谢天振眼中，传达出
能够进驻人心的深层次的情感、 崇高
的精神、优美的意境，塑造出可敬可爱
的文学形象， 才算是具有美感的文学
翻译作品。

尽管不同人的理解存在细微的差
异， 但追求对原著在审美层面的忠实，
可以说是多数专家的共识。“译文中的
美，应当跟原作有所对应。”翻译家马爱
农认为，译者精彩的文笔自然能为翻译
加分，但如果作品本身是不流畅、不优
美的，那流畅、优美的译文就完全损失
乃至更改了原作的风格，违背了翻译的
基本原则。 她说，自己在翻译《哈利·波
特》时，用的是贴合原作的轻快活泼的
语言，而翻译美国当代小说《船讯》时，
就要切换到作家安妮·普鲁的那种粗
砺、压抑的文风。假如翻译任何书，都带
着译者本人的同一种文风，那么这位译
者是不称职的。

钱好


